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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圣窟 丝路佛影
——“白佛”像引起的佛教艺术问题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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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 要] 大安阳大住圣窟外壁东侧石壁上线刻的“白佛”像，是中原地区石窟造像谱系中少见佛教图像。其与古印度

和中亚那竭国的“白佛”、“佛影”传说有关；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陆续产生的“佛影”、“白石佛”现象相关联；甚至与

东晋庐山释慧远率众仿造佛影山的活动有一定渊源。文献记载和遗物事典以证明：“佛影”与“白佛”现象是围绕着

佛教功德——拜佛参禅等活动所出现的。由此就引发了一些佛教美学与艺术审美命题，诸如“审美直观”与“因心造

景”问题，即成为了礼佛禅观与艺术审美的关注点。鉴此，“白佛”像所勾连起的佛学思考和艺术联想赋予了新的内

涵和形态，由此延伸的意味旨趣则妙悟无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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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泉寺的大住圣窟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宝山的南麓，

是高僧灵裕在隋开皇九年（589年）主持开凿的。该石窟

内外雕刻的佛教造像、装饰纹样、刻经书法等佛教图像，

在河南地区同类图像中属于优胜一列，其中，不少题材内

容堪为国内其它地区所罕见。例如，圣窟外右侧的摩崖石

刻“白佛”像，就属于河南地区隋代佛像遗存的特例。

距大住圣窟门右侧约2米刻于石壁上的“白佛”（又称

白石佛）像，拟与真人等高，立式正面，一手施无畏印，一

手施与愿印。“白佛”体形硕长神骏，比例适度，五官明朗，

双目微垂，面容肃穆而温和；帔帛，跣足，足前有半弧形

覆莲。这辅“白佛”像，在不同的季节、时间、角度下，显

示出不同的视觉效果：晴天光线充足时，远视能见一尊身

着披帛、形态端庄、神情和蔼的立佛似乎缓缓走来，身形

仿佛含光。若天阴光线不足时，观者只能隐约见到“白佛”

的轮廓，其他细部则模糊难辨。如走近凝视，“白佛”则身

形不全，线条斑驳，恍惚闪现。

关于“白佛”现象，曾有学者作过研究，文献也有记

载，其属于僧侣入窟（入塔）坐禅时观想的佛像，与“佛

影”现象有关。史载公元4世纪下半叶中亚那竭国（位于

今阿富汗东部）传有“白佛”与“佛影”现象[1]。学者李

雪芹在考察云冈石窟时，得知该地石窟寺过去的僧人皆称

第20窟为“白佛爷”洞。学者贺世哲在结合考古资料研究

时，认为莫高窟 254.263.431.435.288号洞窟绘制的五铺

《白衣佛说图》中的佛像即是“白石佛”（白佛），并与“佛

影”相关。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五铺白佛说法时的环

境、气氛、法器和佛像形态及“佛影”等问题，也结合佛

经以说明“白佛”（白衣佛）与“佛影”的来源及种种异相。

贺先生参阅了佛经《观佛三昧海经》卷四《观相品》[2]中的

记载:“⋯⋯释迦文佛踊身入石，犹如明镜，见人面相。诸

龙皆见佛在石内，映现于外⋯⋯尔时世尊（佛）结跏趺坐，

在石壁内，众生见时，远望则见，近则不现。诸天百千供

养佛影，影亦说法⋯⋯。观佛影者，先观佛像，作丈六

想，⋯⋯作一石窟，高一丈八尺，⋯⋯清白石想⋯⋯”[3]。

这段经文从几个方面记述了“白佛”与“佛影”出现的佛

典所依和形象意义以及“佛影”的神异。首先，释迦佛灭

度前（受龙王邀请）入石窟说法，群龙皆见佛在石壁内映

现身形;其次，佛结跏趺坐在石壁中说法，观者远望则可

见佛影像，近看则不现佛像;再次，敬奉者包括诸天纷纷

礼拜佛影，佛影也能说法。此后，据此经文所云和传说，

供奉者们受到鼓舞和感化，皆以能神遇佛影为最佳境界，

因此形成了禅观时产生了各种与佛相关的想象，包括“作

丈六想”、作“清白石想”等。这段经文所涉“白佛”和“佛

影” 的相关内容，常常被引为验证“白佛”像和“佛影”

现象的重要依据。所以，学者在研究“白佛”与“佛影”问

题时，重点以选择经文（《观佛三昧海经》等）要义进行比

照、对证并展开推断。贺世哲先生也是如此“依经所云”

结合佛像遗物，对“白衣佛”（白佛）和“佛影”问题展开

研究的。由此推及，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问题也可采取依

经对照的方法，试从五点来说明“白佛”像与经文记载的

相符:一、经云“⋯⋯先观佛像，作丈六想”[4]，唐玄奘曾

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述过：犍陀罗国出现过白石佛像，

高度有丈六或丈八的[5]，佛经与文献记载“白佛”（白石佛）

的高度一般为丈六或丈八，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符合这

个高度。二、经云:“⋯⋯作一石窟，高一丈八尺，深二十

四步，清白石想⋯⋯”，经又云:“（释迦佛）踊身入石，犹

如明镜，在于石内，映现于外”。经文明确强调佛映入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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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的石质是清白色“犹如明镜”的，一些文物可证，用于

观想的石佛像多是用清白石或纯色石刻制的。《法苑珠林

校注》卷十四感应缘[6]篇在“隋京师日岩寺瑞石影像”条

目中记道。“⋯⋯日岩寺石影像者，其形八楞，紫石英

色，⋯⋯内外映徹。”不少文献记述皆表明佛的石壁映像

或制作白石佛像，其材质多为纯一色，青白石色和紫石英

色或其他纯色石均可。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虽不是清白

石色，但石材为纯正且平如明镜的石灰岩，符合刻制“白

佛”的材质要求和光洁度要求。三、验证了“白佛”出现

时的放光现象。经云:“一 一 化佛出此光明⋯⋯于其岩

间百亿宝窟，如云踊起，是众窟中纯诸白佛⋯⋯”[7]。又《法

苑珠林校注》中的观佛部与感应缘中，多处论述了石佛

（白佛）、“白石佛”出现时发光或大放光明的瑞相。另，《大

智度论》卷一偈言也曰:“⋯⋯佛身如金山，演出大光明，

相好自庄严，犹如春华敷”[8]。文献论述与经典记载，多处

说明了“白佛”像、佛像出现时明光一片、辉光映射的状

况。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，只要能见度合适、光线充足，

即能呈现出光感效果。兼之该“白佛”像线条洗炼，帔帛

如纱，全像如在琉璃，更是增加了发光效果。四、参引贺

世哲先生的阐述：“⋯⋯经云佛灭度后，观佛影者⋯⋯若

不能见，当入塔（入窟）观一切坐像（与立像）。见（佛）

像已，忏悔障罪⋯⋯”，[9]。又《法苑珠林校注》念佛部第

二的一段文字，记述佛有五百弟子，因前生罪障，忽见佛

气色“灰色赢婆罗门”而号哭撞地等惨状，释迦佛见状遂

开导众弟子，并揭开了众弟子学佛不诚和不敬诸佛（包括

六佛）等前生业障之谜，给予点化礼忏与悔罪之法。于是

“诸人（五百弟子）受教忏悔讫已，见佛金色如须弥山，见

已白佛‘我今见佛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无量光明’，⋯⋯”

众弟子重见了佛像圣光[10]。这段记述旨在说明礼佛或观

像，应该礼忏悔罪，专心致志，并须礼敬诸佛，才能见佛

光明或神会佛影。这里所指的礼忏、悔罪之法，是坐禅观

佛时力倡奉行之法，也是隋代安阳地区比较盛行的拜佛时

的礼忏行仪。大住圣窟内外镌刻的一些经文，如《大集经·

月藏分》、《胜蔓经》、《摩诃摩耶经》所涉的礼忏、悔罪等

内容，正是当时高僧们大力推行的禅修礼忏内容一部分。

进而结合住窟的造窟动机(礼忏、悔罪、念佛、观像、传法、

护法等)和石刻图像，足见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在诸多

方面即与经文相对应，与造窟及造像（白佛）指导思想相

统一。五、大住圣窟线刻的“白佛”像，为独立单尊佛的

立像，佛两旁并无胁侍、弟子，也不合当时通行的佛造像

常规。若将“白佛”像所在的环境与附近的石刻图像、文

字加以比较，也能说明“白佛”像刻制的原因与效果:一

览圣窟外四周的石壁上，几乎刻（雕）满了佛教图像和石

刻经文，重要的如窟门两侧的二神王和东侧石壁镌刻的开

窟题记及《叹三宝偈言》。而位于窟右侧那罗延神王像旁

约 2米的“白佛”像，则显得十分迥异和突兀。可能出于

禅修功能和营造宗教气氛的考虑，在刻制“白佛”像时，

师匠们采用了与周边图像很不协调的“塑造”方法:在圣

窟门外周边的全部佛教图像、石刻文字中，“白佛”像唯

一使用了单纯的线刻法，而且线刻洗练、流畅，全不似其

它佛造像，大多运用半浮雕、半圆雕或几种技法相糅合的

方法。“白佛”像为何只用单一线刻来表现？且形象简明、

突出？经推测，估计主持者是为了显示“白佛”像的特殊

之处，指使工匠特意而为之。这种“白佛”像的非常处理

方法与莫高窟254、288号窟中的“白衣佛”用全白绘制法

相类似[11]:也与庐山释慧远率众仿那揭城佛影山营构邑室，

淡绘佛像[12]出于同样的动机与手法。可见，禅修主持者指

使师匠无论选择何种塑造（刻制或图绘）方法，其目的都

在于“依经所云”、“按图所示”，塑造出非同一般的“白佛”

像，以供观佛坐禅者的有效使用。可见，住窟的“白佛”像

乃与开窟、禅观的需要相吻合：大住圣窟的开凿是由高僧

灵裕主持实施的，他精研佛理，也是有隋一代学养高深的

禅师。灵裕在主持造窟时，根据禅观的需要，让师匠刻制

出与坐禅相关的佛造像，是符合动机、理所当然的。又大

住圣窟的造窟功能就包含了观佛、坐禅、传法、礼忏等内

容。窟内外随即出现的“七佛”像、《二十四尊去世传法圣

师图》、迦毗罗神王与那罗延神王及“白佛”等图像，多方

面验证了佛教擅用“以像传法”、“设像传教”的方法，着

力围绕主尊佛的信仰，创造条件以满足禅修者观佛坐禅的

需要。而禅僧、信徒的观像坐禅，与艺术创作的澄怀味象、

托形传真又有诸多契合之处。禅僧在观像坐禅时很注重

“观”与“想”的过程，擅采用多种方法。其中，“般舟三

昧”——“佛现前定”是禅观修学时比较重要的入定观法

之一。文献记载和得道禅师都从不同方面阐述过“佛现前

观”（佛现前定）的准备状态与禅观要求。其要点就在于

观像，静观供奉的佛像，观一切与修禅相关的佛像。“白

佛”像、“白石佛”像或“白衣佛”像都是为了坐禅观像而

设立的圣像。依佛经要求，禅僧坐禅进入“佛现前观”状

态时，关键就在于观像、想象、专注、静心以摒除一切杂

念地观想念佛，冥思感悟。坐禅时的观想思维，应该与纯

洁、神圣、清静、透明及祥和的物象联系在一起。于是，观

想佛像时就联想到佛的种种“相、好”;联想到广瀚的佛国

天界;联想到无限美好的“西方极乐净土”。凡观想明镜、

月光、白莲、玉石,凡观想清泉、琉璃、星光、珠宝等圣洁

晶莹的物象，皆是清心顿虑，拂除尘埃的观想方法。类似

作“清白石想”、“丈六想”、“七宝山想”等，都是“佛现

前观”状态下凝思冥想的内容。如此凝神观想，当禅修到

达一定层次时，正如《般舟三昧经》所示“⋯⋯（观像坐

禅时）影不从中出，亦不从外入⋯⋯色清净故，所有者清

净”。在通过持之以恒地观佛坐禅、专心冥想的修习之后，

“⋯⋯欲见佛即见，见即问，问即报⋯⋯”[13]，甚至还能神

会“佛影”，或得到佛的点化。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造像

功能之一（还有礼佛、传法等功能），就是为了禅僧修学

以达到“佛现前观”状态而特意设制。该“白佛”像的出

现既连接起“佛影”和“法身之应”问题，涉及了庐山释

慧远与鸠摩罗什通信所讨论的“真法身”与“变化身”问

题（《远什大乘要义问答·五辩应身相好因缘》），也牵涉到

佛教艺术美学与宗教艺术象征诸多命题。

由此牵涉到佛教艺术美学内容之一的是审美直观性。

此审美直观，是指观者（包括佛信徒等）通过对眼前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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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的直观体悟（亲证），所获得的刹那间总体感受，借此

去把握图像背后的真如法性，进而感悟真实无妄的本真—

—此乃现量[14]。这里引用的“现量”，原是古印度因明学

的概念之一，后被转借为佛教用语，意在借此说明“心”与

“境”的关系。其即是“⋯⋯纯感觉知识，⋯⋯是人的智力

离开纷离，并且不错乱，循着事物自相所得的知识”[15]，即

是一种在范围上更紧凑，在性质上更纯粹的感觉认识。王

夫之认为“现量”与“比量”相对而又不同，它具有“显

现真实”的含义，具有“一触即觉，不假思量比较”的“现

成”义。此“现量”说与审美直观皆具有审美观照的直接

性、疾速性。一如佛家（佛信徒等）面对“白佛”像的感

受是一刹那间，不暇思量的总体领会。这种瞬间的直观效

果，集中于“即景会心”、“不假思量”、“通感妙悟”等方

面。直面“白佛”像的庄严神圣、灵逸妙好，佛家（佛信

徒等）自然感悟其庄严妙好、神迥超越，随即赞叹、崇敬

之情源源不断地纷沓而至。这种感觉不囿于概念思维和理

性思辨，不可言说地超越一般性的知识思维方式，是现量

也即是审美直观的上乘之境。同时，它又作为审美思维活

动的初始，为进一步深入探究、领悟审美对象的深层意蕴

奠定了基础。大住圣窟“白佛”像所引发的诸多美学命题，

其神秘内涵与学术价值有待分别立言进一步探讨。

大住圣窟的“白佛”像，深藏山中少人识，价值没入

尘埃里，长期以来“身份不明”地被研究者和艺术史学者

所忽略。如今重新得以发现，恢复其尊贵名称与神圣意

义，其艺术上的珍贵、奇异之处值得学者们去继续探索和

彰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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